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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串毫米、微米级“鱼眼睛”，嵌在矿石
上极不起眼，却改变了全球的锰矿布局。

锰为什么重要？“无锰不成钢”。锰是钢铁冶
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池、新型功能材料
等战略性产业的必需原料，更是保障我国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战略矿产。

一串串藏在矿石里的“鱼眼睛”，像一个个神

奇的密码，解锁了地底深处 8 亿多吨锰矿宝藏，让
中 国 彻 底 从 “ 贫 锰 国 ” 跃 居 为 亚 洲 锰 矿 储 量 榜
首，并成功将贵州铜仁打造成全国锰系新材料产
业重镇。

“ 鱼 眼 睛 ” 和 富 集 锰 矿 之 间 ， 少 不 了 一 个
“ 追 锰 人 ” —— 贵 州 省 地 质 矿 产 局 首 席 科 学 家
周琦。

从从““鱼眼睛鱼眼睛””看见看见 88 亿吨锰矿亿吨锰矿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科学家周琦的寻锰之路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科学家周琦的寻锰之路

本报记者 刘莹 向淳

“我是个对大自然充
满好奇的人，年少时就喜
欢观察自然现象，两口冷
水井为什么一口会长流、
一口会季节性断流？老家
石阡县城郊为什么会淌出
温泉？温泉出口的石头为
什么颜色是黑的？这些现
象曾让我思考过好长一段
时间。”

周琦说，好奇心是从
事自然科学的内在素质。
在武陵山区，民间流传着

“山中藏宝”的传说。从
小，他就喜欢观察和思
考，幻想有朝一日能够在
山里找到“宝藏”。

“上初中时，地理老师不止一次讲述
李四光踏遍山河、找矿报国的事迹。每次
听，我都如痴如醉。”周琦说，有了李四
光作为偶像，地质报国成了人生理想。

1978 年，14 岁的周琦以全县中考第
一名的成绩考入昆明地质学校，走进了地
质知识海洋。在那个百业待兴的年代，这
颗立志成为“李四光式”地质人的种子，
开始生根发芽。

1981 年，他参加工作，开启了“追
锰”之路。单位里“为祖国多找矿、找大
矿、找富矿”的醒目大字，激励着他爬山
涉水地穿梭在山野之间。

年少时，他幻想寻到“宝藏”，如今
真的找到了锰矿；他追着李四光的光走，
如今也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光。

提起周琦，学生们用得最多的词是
“拼”。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锰矿团队核心成
员、103地质大队物化探勘查院院长杨炳
南谈及老师，语气里满是敬佩，“40多年
如一日拼下去，能做到的人很少。”

在杨炳南看来，周琦的“拼”是出于
对找矿事业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热爱，
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周琦带领的团队，从 4个人起步，现
在发展到 40 多人。这支队伍里有 2 个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有 2个全国先进
工作者，并荣获了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
集体。此外，还有更多背着仪器在山里跋
涉的年轻人。

大山，记录着地质人的足迹。他们把
时光定格在“石头”上，将汗水挥洒在山
野间……这是一群人、几代人的执着。

“地质找矿是一代接一代的接力。”周
琦说，“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成
功，也得撑起自己的肩膀，让后人踩得更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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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琦，男，1964 年生，贵

州石阡人，中共党员，中共二十

大代表，2026年 7月，获“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现任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

科学家、贵州省地质调查院研究

员、自然资源部基岩区矿产资源

勘查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贵

州省智能找矿勘查实验室主任。

周琦深耕锰矿地质找矿 45

年，是我国锰矿勘查领域领军专

家，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

有效候选人。

周琦先后荣获一系列国家级

荣誉，2015 年获第八届周光召

科技奖、2017 年获第十五次李

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奖、2020

年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2024 年获“国家卓越工程师”

称号、2024 年牵头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周琦 （中） 向团队成员讲解专业知识。

地处武陵山区的铜仁市，是我国锰矿资
源开发的主战场。

20 世纪 50 年代末，铜仁松桃原生碳酸
锰矿的发现，确立了铜仁在国内核心锰工业
基地的地位，也让这里成为一代代地质人接
续寻矿的主战场。当时，扎根铜仁的贵州省
地矿局 103 地质大队锰矿专题科研组在黔
东、黔东南及渝东南、湘西等地全面开展找
矿工作。

1981年，铜仁石阡籍的 17岁青年周琦从
昆明地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 103地质大队
锰矿专题科研组。初到岗位，宿舍外墙上

“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的红底
白色大字格外醒目，也悄然扎根心底，成为
他数十年不变的职业信条。

“干地质这一行，就得多往野外跑，得
自己去看、去观察。”入职伊始，锰矿专题
科研组的前辈告诉周琦，搞地质工作“要吃
得起苦”。

20 世纪 80 年代的武陵山区，交通闭
塞，吃住条件差，年轻的周琦常年一个包、
一把锤、一个罗盘、一身工装，和工友们一

道徒步穿梭于深山峻岭间。
每天二三十公里的山路跋涉、风雨寒暑

中的野外作业、阴暗危险的废弃坑道勘探，
成了地质人最寻常的工作状态。

工作中的苦与累，周琦从未畏惧。真正
折磨他的，是久寻无果的焦虑。

20 世纪 90 年代，铜仁浅层和地表的锰
矿资源开采几近枯竭，寻找接续资源迫在眉
睫。然而，按照传统思路找矿却屡屡“对不
上号”，勘探工作进入了死胡同。

1999 年，已担任 103 地质大队总工程
师的周琦，牵头承担国土资源大调查锰矿
项目。他们满怀希望地连打两个钻孔，却
双 双 落 空 ， 一 无 所 获 。“ 贵 州 怕 是 没 锰
了？”面对一次次劳而无功的勘探，有人
无奈叹气。

“贵州真的没有锰矿了吗？”周琦也常常
自问，却始终不肯相信。

一边是国家新兴产业对锰矿资源的巨大
需求，一边是本土勘探陷入僵局。身为技术
领头人，周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陷入了
深深的反思。

““贵州真的没有锰矿了吗贵州真的没有锰矿了吗””

“如果套用西方的传统理论，武陵山区
根本就不可能有锰矿，可眼前这些已经被开
采的浅层矿体又作何解释？”面对这一无法
回避的矛盾，周琦开始质疑传统理论。

为了找到开启宝藏的钥匙，周琦一头扎
进资料中，在字里行间一遍遍复盘、一次次
叩问：是地层判断出现偏差，构造认识存在
不足？还是固有的成矿理论束缚了找矿方
向？

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想起一串串“鱼
眼睛”。那是在松桃大塘坡的锰矿老坑道里
发 现 的 特 殊 矿 石 ， 里 面 嵌 着 压 扁 的 “ 气
泡”。“气泡”中封着黑色沥青，就像圆溜溜
的“鱼眼睛”，在显微镜下非常清晰。

面对这些“鱼眼睛”，周琦一次次观
察、记录和分析。在他看来，这些微小的发
现，可能触碰到了传统理论最难解释的地
方。

按照国外传统主流的锰矿成矿理论，锰
矿是古大陆风化后，由河流搬运到海边沉积
形成的。可是，这些特殊的“气泡”现象，

却无法用这一理论完整解释。这意味着：贵
州的大地之下，或许隐藏着一种不同于传统
认知的锰矿成矿规律。而破解这道难题，需
要的不仅是一颗敢于挑战传统理论的雄心，
更需要一份勇攀科学高峰的壮志。

“当年外国专家断言中国‘贫油’，李
四光前辈用大油田反驳了断言。现在别人
又 说 贵 州 无 锰 了 ， 我 是 不 信 这 个 邪 的 。”
周琦说，但科学不能只靠“不信”，更需
要大胆假设、事实验证、理论支撑、实践
作答。

周琦意识到，传统理论筑起的认知高
墙，不仅困住了前辈专家，也让过往的经
验显得捉襟见肘。他深知，想要真正破局，
唯有自己去蹚出一条新路。“只有挣脱传统
认知的束缚，重新找到新的理论支点，找矿
工作才算真正有了方向，才不会在黑暗中做
无用功。”

2000 年，36 岁的周琦作了一个让人意
外的决定：考取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地质
工程硕士研究生，重返校园。

““我是不信这个邪的我是不信这个邪的””

“都当上总工程师了，还读什么书？”
读研初期，这样的不解时常萦绕在周琦耳
边。

他没有解释，白天照常跋山涉水、勘
探岩芯；夜晚则挑灯夜战、苦读钻研。他
深知，理论是寻矿的“指南针”，不把底层
逻辑搞清楚，钻机就找不到矿脉。找矿，
终究只是空谈。

3 年后，周琦硕士研究生毕业。但他
没有停歇，又一鼓作气考取了中国地质大
学 （武汉） 的博士研究生。那几年，他几
乎 把 全 部 心 血 都 倾 注 在 了 书 本 与 实 验 室
里。他的导师至今记忆犹新：“周琦是我带
过年纪最大的学生，也是最拼命的一个。
为了抠准一个实验细节，他经常在半夜给
我打电话。”

2005 年，正在读博的周琦参加全国第
三次沉积学大会。台上学者讲到现代深海海
底的发现：在数千米深的海底，天然气渗漏
喷溢能够形成特殊的冷泉碳酸盐岩。周琦看
着沉积构造和地球化学特征，与自己多年研
究的贵州锰矿体中的异常现象高度相似。
他坐在台下，越听越坐不住。这一刻，困
扰他多年的疑问似乎出现了突破口。

当天夜里，周琦就赶回贵州，冲进办
公室，把所有钻孔资料铺了一地。他趴在
地上，用彩笔勾画矿体形态和断裂走向。

他想起了坑道里气泡封存的沥青，那是古
天然气渗漏的遗迹；想起了锰矿体不完全
是 平 铺 的 层 状 ， 还 有 像 烟 囱 一 样 直 立 产
出 ； 想 起 了 矿 石 上 那 些 圆 溜 溜 的 “ 鱼 眼
睛”……

当所有零散的线索串联成线，一个颠
覆性的真相浮出水面：锰矿的形成，绝非
传统认知中的陆地搬运至海洋沉积。它的
源头，也可能来自地球深部。

数亿年前，贵州一带存在一个裂谷盆
地，盆地底部发育断裂带。含锰的流体和
烃类气体从地壳深处沿断裂涌上来，在盆
地中心喷溢、沉淀成矿。

2008 年，44 岁的周琦获得博士学位。
经过 3 年多周密思考和反复求证，他在博
士论文中正式提出“古天然气渗漏沉积成
锰”理论 （后称“喷溢沉积成锰理论”），
一举突破国际主流传统理论对中国南华纪
锰矿成矿的桎梏。此后，该论断得到了我
国 地 质 矿 产 领 域 的 科 学 家 陈 毓 川 、 翟 裕
生、金振民、常印佛、汤中立等多位院士
的高度评价。

“如果当年没有重返校园，我恐怕永远
无法把那些年的野外观察与现代科学理论
对接起来。”周琦说，他常常庆幸自己的选
择，正是这个决定，让自己有幸成为唤醒
那 8 亿多吨的锰矿的人。

锰矿锰矿，，也可能来自地球深部也可能来自地球深部

博士毕业后，周琦升任贵州省地质矿产局总
工程师。岗位在变，但他对铜仁松桃大山的牵挂
未变。

他始终在寻找一个契机，让自己的锰矿找矿
理论真正走向实践。

机遇就在眼前。2008年 8月 8日，贵州锰矿
找矿大会战拉开帷幕。周琦希望运用自己提出
的理论找矿，但是，一个刚刚提出的新理论，大家
一时难以接受。

面对投入巨大的找矿工程，前辈和专家们都
非常谨慎，最终还是选择按照传统理论进行部署
勘探。然而，现实给出的答案异常残酷——连续
钻了4个孔，全部落空。

这时，周琦再次站出来请求大家：“能不能按
照新理论，让我们试一试？”

一场关于新旧认识的争论，最终交给了大地
来验证。

两年后，也就是 2010 年 9 月，贵州启动铜仁
锰矿整装勘查，500 多名地质队员、35 台钻机汇
聚武陵山区。

周琦作为指挥长，首次运用自己创新的成矿
理论探矿，在普觉锰矿布下了 1008号钻孔，向着
大地深处，一米一米地挺进。

800 米、900 米、1000 米……每向下一米，都
是经费、时间、判断和质疑的叠加。所有人都紧
张地盯着井口，等待大地给出最终答案。当钻头
到达地下 1235米时，一种沉闷的、特别的声响从
地下传来。

周琦上前取出钻出的一截岩芯，黑灰色的，
沉甸甸的。“是锰矿——厚大的、高品位的锰矿

体。”
这一刻，掌声雷动，欢呼震天！周琦默默蹲

下身，久久凝视着手中的岩芯。这份激动早已超
越了证明自我的喜悦。真正让他热泪盈眶的，是
国家急需的战略资源，终于从原来的“不可能”，
变成了笃定的“一定能”。

此后 10年间，奇迹接踵发生。在松桃境内，
普觉矿区锰矿探明储量 1.92亿吨，亚洲第一、世界
第五；桃子坪矿区锰矿探明储量 1.06亿吨；高地矿
区打出厚 14.95米、品位 32.69%的富锰矿，一举打
破贵州锰矿“既贫又薄”的传统认知，诞生我国首
个特大型富锰矿床。10年来，新发现 4个世界级
隐伏超大型锰矿床和 1个特大型富锰矿床，新发
现超大型锰矿数约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

松桃境内锰资源的成功发现，推动了铜仁市
锰工业集群式发展。目前，铜仁已形成“锰矿
开采—锰系材料—电池材料—电池回收”的完
整产业链，聚集了中伟股份、红星发展、百思
特等 94家规上企业，入选全国首批 66个国家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5年，铜仁市新型功
能材料产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10亿元，同比
增长 13.1%；其中大龙开发区完成规上工业总产
值 272.76 亿元，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占比超过
93%。

作为创新锰矿成矿理论、实现精确探矿的
科学家，周琦交出了找矿报国的优异答卷，他
也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李四光地质科学
奖”“全国创新争先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等多项荣誉和大奖。今年“七一”之际，周琦
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贵州有锰贵州有锰，，而且储量巨大而且储量巨大

周琦（右二）和团队在找矿途中。

人物名片

周琦带领找矿团队野外考察周琦带领找矿团队野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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